
第一章 顏值驚人五殿下 

打從我記事的那一天開始，我爹就總拉著才到他膝蓋高的我，一臉嘰歪嚴肅地粗

聲說：「我沈家人，流血流汗不流淚，打仗打人不打老婆，妳要是犯了沈家家規

這一條，老子抽妳信不信！」 

每當這時我那嬌美的娘就會一巴掌打在我爹腦袋上，再把我抱起來，「嫿嫿是閨

女，沈青山你再這樣我就揍你！」 

我虎背熊腰的爹頓時蔫了，但年歲漸長之後，我其實是理解我爹的。 

武安侯沈青山，征戰沙場幾十年，可謂威名赫赫震四方。和我爹這戰績可以比肩

的是他生兒子的數量，在我之前我娘一連生了七個兒子，後來被統稱為「長安七

煞」。 

所謂熟能生巧，七個兒子排排隊地教著，再輪到教我這個姑娘，我爹一時之間擺

正不了心態也是正常的。 

我七個哥哥長得各不相同，卻都有一顆妹控的心，但凡是我想要的，他們上天入

地都會給我弄來，雖然最後的結果可能是我們兄妹八個齊齊站在大門前，每經過

一個人就鞠一躬，大喊一聲，「我們知錯了！」 

近乎無憂無慮地長到及笄之年，收了一屋子禮物後我爹把我們兄妹八個叫到了沈

家祠堂，肅著臉道：「我沈家幾代為將，一門忠烈。自為父太爺爺那一輩起就有

一條不成文的規定：若是戰亂之年，凡沈氏子孫皆要投軍，為我大晉廝殺。和平

年代，則每一輩至少要有一人參軍。」 

此話一出，我們八個面面相覷，隨後齊聲喊，「一切聽憑爹爹安排！」 

我爹寬慰得老淚縱橫，「不愧是我沈家的好兒女啊！」 

再之後這個不太寧靜的夜裡，我背著包袱準備從後院牆根的狗洞鑽出去，浪跡天

涯。去軍營這種事，我不下地獄，誰愛下誰下！ 

我在路過花園池塘時看見我三哥四哥潛入水中往院外游；走到廚房時，五六七哥

三人疊羅漢似的往牆外爬；最後停在狗洞前，我大哥二哥正撅著屁股搶著誰先過，

場面一時很尷尬。 

最後我們誰都沒能跑得了，府外面我那年輕時風靡半個長安城的娘正翹著腳坐在

圈椅裡等著我們自投羅網。 

我爹見我們一個個灰頭土臉地爬出來，一巴掌拍掉了圈椅的把手，又忍不住擠出

憨笑半蹲身子對我娘嘿嘿兩聲道：「娘子沒嚇到吧？」 

參軍面前沒有親情，之後我們八個就進入了相互坑害的相處模式，坑了小半年，

我主動和我爹娘說，我願意去投軍，且越遠越好。 

我爹自是海狗般鼓掌，「不愧是……」 

「滾遠點兒！」我娘將他擠開，定定地看著我道：「嫿嫿妳是女兒身，娘最不想

妳去受苦。」 

我乖巧點頭，「我知道。」 

「所以妳為什麼要一反常態，自告奮勇地去參軍？」 

故事講到這頓住了。 



「將軍怎麼不講了，到底為啥來參軍？」 

山風習習，帶著西北特有的泥土氣息拂面而來，耳畔副將李常和昔年我娘的聲音

重疊在一起，將我的神思從回憶裡抽出來。 

我吐出嘴裡叼著的狗尾巴草，擺擺手道：「我那七個哥哥能有『長安七煞』的惡

名，你以為是吃素的？我一妙齡美少女禁受不住摧殘，尋思著要是乖乖去參軍，

運氣好了混個功名就能回來打他們臉了，啪啪啪。」 

我左右開弓衝著假想的人掄了幾巴掌才解氣，抬頭看看天，快到日落時分，講故

事可以說是消磨時間最好的方法了，「李副將，一切都安排好了嗎？」 

李常道：「都好了，請將軍放心！」 

我點點頭，揉揉蹲麻了的腿站起來，看著對面那座山頭，慷慨激昂地指點江山道：

「一會兒內應的暗號一響，一隊打頭陣從東邊包抄，二隊緊跟著從西邊包抄，成

合圍之勢而上，將那山匪王大一黨一網打盡。切記！一定要保證人質安全！少了

他們，誰會送銀子給我們！」 

李常抱拳，「將軍說得對！」 

及笄那年深秋，我離開長安城到西北投軍，大晉軍營素來沒有女子參軍的規矩，

但我爹是誰，那可是隨著兩代帝王南征北討的一代戰神，戰神連閨女都能丟出來

參軍，他們不努力就算了，哪還有那個臉來阻攔？ 

我就在所有人都選擇性眼瞎的情況下女扮男裝到了西北，這一待就是四年。西北

邊境苦得很，再加上現在基本沒仗可打，上邊調糧草就總是不到位，弟兄們饑一

頓飽一頓的。 

誰奪我盤中一塊瘦肉，我必毀他整個天堂。 

不想挨餓，只能搞事情。西北盛產山匪，我找了份地形圖圈出附近所有山匪的聚

集地，打算帶著人各個擊破。 

每到一個山頭剿滅一個匪巢，放了一批家裡除了錢啥都沒有的人質後，人質家中

送來的贖金都會作為謝禮轉送給我們—— 

「不不不，我們是軍中人，不需要什麼謝禮。」 

「那就收一半吧，意思意思就好。」 

「既然您這麼堅持，那我就全收下了。」 

每次套路三句完，軍營就可以過最起碼小半年好日子。 

由於我的機智，在前任將軍調走後，他們集體寫萬人書寄回長安城，一定要我沈

嫿做將軍，言辭之懇切、之催人淚下，我爹知道了定想海狗鼓掌。 

我做將軍這三年可謂是風光無限，瀟灑賽神仙……直到兩個月前從長安城來了位

監軍，官大一級壓得我不存在的胸都疼，自那開始我的風光、我的瀟灑就都散在

了風裡。 

想到這我摳了摳眼角，摳出一滴淚來，恰是此時，前面山頭一朵煙花竄上天，炸

開成一個大大的「帥」字，我眼一凝，手一揚，道：「上！」 

有規畫有內應，再加上平山頭的豐富經驗，半個時辰就解決了戰鬥，再半個時辰

李常等人打掃好戰場，作為主帥的我才施施然登場。 



這跳崖都不會死的山頭竟然也窩著上百號山匪，叫個啥星火幫，大當家的叫王大，

人如其名，臉大得目測洗臉時若是太投入，卡進水盆裡都出不來。 

我在王大平日給小弟們洗腦的大堂裡繞了幾圈，這才坐在鋪著虎皮靠墊的椅子上，

「有光明大路你不走，非得拐這陰間小樹林裡。本將軍秉承皇上旨意，要懲奸除

惡，還這世間郎朗太平！」 

話音落，李常等人齊刷刷鼓掌，我擺擺手示意他們低調，王大的水盆臉已經有些

慘白了，我沉著的臉孔一鬆，轉而絲絲入扣的引誘道：「不過本將軍也理解你們，

人嘛，總要有錢填飽肚子養著老婆孩子。按照我大晉律法，凡入山為寇匪者，至

少要蹲個三五載牢房。我可以和衙門說說刑期減半，你這就給人質們家裡送信兒

過去，讓他們來接人。等會兒人質的家屬們給本將軍送謝禮，我也給你們留一半，

等出獄時拿著好好過日子吧！」 

王大抬頭，小綠豆眼中淚光閃爍，「將軍……」 

「大哥不要聽她的！」人群中竄出來一個人，雖已經被綁了雙手，但擠到王大身

旁的動作倒是靈活得很，「大哥忘了前面山頭李四從北義縣衙門重金託人傳出來

的話嗎？『沈嫿潑皮，假仁假義。我在牢裡，祝她暴斃。』如此可見這沈嫿就是

個小人，您前腳給人質家裡寫信，後腳她就會叫人和縣衙知縣打招呼，把大哥關

到地老天荒。」 

喲呵，這廝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居然能看透本將軍複雜扭曲的心？ 

我站起身緩步往下走，下弦月剛掛上天邊，朦朦朧朧的光淺淡籠著這片大地，西

北雖比不上長安城的繁華似景，但清月與荒山組合起來卻有一番別致的美，更何

況如今還要再加上一抹靛藍。 

因為我娘傾國傾城，我幾個哥哥也都生得不錯，尤其是我四哥沈及，簡直俊到令

人髮指。我這些年的審美也算是被提到一個極高的水準上，可如今見到牙尖嘴利

的這人，我還是沒忍住短暫地失了神。 

皎皎若上好羊脂玉的臉，英挺的鼻，微彎的眉，那一雙眼碎碎帶光，眸底竟然泛

著靛藍色，像是一湖碧藍的春水，看一眼就想要跳進水裡愉快地洗澡。 

忽而那春水動了動，厲聲喝道：「大哥你看，她還如此色心畢現地看著我，如此

小人，斷不能信她啊！」 

我回了神，王大那動容之色已經被這春水小哥的話攪和得褪了大半，山匪中亦有

膽子大的人竊竊私語道：「二當家說得也有道理。」 

這春水小哥洗腦的本事厲害，再留著他事情就麻煩了。想到這我眼一瞇，手已經

先一步探出去拎著春水小哥的衣領子把他拖了出來。 

「你要做什麼？」小哥強自擺出一張鎮定臉，眼裡的神色卻慌張，真真是我見猶

憐。 

我邪邪地笑了笑，道：「既然二當家說本將軍色心畢現，那我就給你現一現。還

有你們——」我轉過頭看著王大，「如果不寫信，那就等著本將軍挨個給你們現

一現，你們可能不知道，我在長安城的名號叫『戰百郎』，一夜過去，能在我手

下還喘氣的人怕是不存在。」 



春水小哥面色發青，額上已經滿布細汗，被我亦拖亦抱地帶出大堂，還梗著脖子

往回喊，「大哥！下輩子我還做你小弟！星火！永不言棄！」 

聽他聒噪影響趣味，我乾脆俐落地一個巧勁兒，他就落在我肩頭上，我冷笑道：

「你再喊再叫啊，你叫破喉嚨也不會有人來救你的！」 

十足十話本裡欺辱溫順俏寡婦的員外郎形象。 

大堂中的蠢蠢欲動被我拋在身後，我扛著人尋了個空房間，踹開門直接進去，自

有手下為我掩好門，貼心得有點兒過分了。 

將肩上人放下，他整了整發皺的衣襟，走到窗前。如今四月，雖然天氣悶，山間

倒涼，窗子開了條縫兒，這個角度剛好可以看到大堂那邊的風吹草動。 

他抿抿唇開口道：「王大此人年輕時在一個員外家做長工，員外死後其夫人對王

大心生歹意，王大飽受身心折磨後受不了逃出來，落草為寇。他最怕的不是官府，

是對他身體垂涎的人。」 

對那大水盆垂涎，這員外夫人口味也是很重，不過也難怪他透消息讓我扮女色魔，

原來癥結在這裡，反正這幾年在西北，我的口碑和我的臉皮早就入了土，多條罪

名不礙事的。 

果然不一會兒李常就快步走過來，隔著窗子彙報道：「王大低頭了，說願意給人

質家中寫信，只求將軍將他速送到大牢，不要再和他用身體交流了。」 

我一口口水差點兒把自己嗆到，瞥見身旁笑吟吟的眼，我輕咳一聲道：「你安排

人速去速回，明日天亮之前務必要解決所有事，打道回營中。」 

李常應聲道：「是。」 

腳步聲漸遠漸消，我心頭一塊大石落地，折身走到床邊將被子鋪好。 

「這是要做什麼？『戰百郎』。」 

我小腿一軟，差點兒就跪下，將將扶著床邊，我深呼吸轉過頭，擠出個尷尬又不

失禮貌的笑，「這不過是隨便扯出來的，五殿下不要笑話末將了。那什麼……天

色不早了，殿下將就睡一晚，明早就可啟程回去了。」 

兩個月前被派到西北的監軍、當今皇上的第五子謝湛，就是我眼前的這一位了。 

這一位目前來講，除了長得好看之外其他方面都有點兒一言難盡。從他親自到山

頭臥底不過三日，就和王大成為推心置腹的兄弟可見一斑。 

當然，這種話我是不可能說的。 

謝湛點點頭，解開頭頂勒得髮際線靠後，誰看誰頭皮一麻的髮髻，落下來的墨黑

長髮茸茸捲捲的，再配上他那雙靛藍的眼，我真的很想搓他的捲毛，再揉他的臉。 

被這想法嚇了一跳，我後退幾步，抱拳躬身一禮道：「五殿下早些歇息，末將先

出去了。」 

「沈將軍。」謝湛把我叫住，他歪著頭眼睛眨了眨問道：「我方才演的怎麼樣？」 

我狀似仔細回想了片刻道：「身形優美，臺詞動人，情感逼真，末將自愧不如。」 

謝湛斜斜靠在榻邊，表情很是懷念，「將軍也不必自卑，我畢竟之前經歷過有經

驗，所謂熟能生巧，就是這個道理了。」 

我覺得他說這話是想搞事情，他那「經歷過，有經驗」，不才正是本將軍所為，



為免他藉此找我碴我還是閉嘴得好，我這人優點數不勝數，最優的便是識時務。 

半晌謝湛見我沒接這戲，自覺無趣，擺擺手就讓我離開了。 

出去時，我入戲很深地伸了個懶腰，「這白面書生的體力真的不行，還沒怎麼就

暈過去了。」 

伸長耳朵聽到話的兵士們，表情頓時變得無比精彩。 

 

 

一切按照計畫進行，這一晚人質七七八八都被接走，銀票一張一張被我揣進胸口，

趁著天還沒亮，李常帶著一隊人馬親自押著王大一行人去北義縣衙。 

臨走前王大還低著頭問我，「我家二當家呢？」 

問就問吧，這生怕和我對視一眼就會被我霸佔身子的模樣是幾個意思？ 

我擺了擺手道：「本將軍看上他是他命好，日後自是不會虧待他。我雖然口碑一

般，但良心還是有的。」 

王大像是想到了什麼不堪回首的過去，哆嗦了下，歎著氣走遠。 

回去的隊伍浩浩蕩蕩，最中間簇擁著一輛馬車緩緩而行，我騎著馬跟在一旁，方

才去叫謝湛起來時，他睡得迷迷糊糊，鬈髮胡亂飛在臉上。 

看模樣他應該比我要小上幾歲，我上頭七個哥哥，打小就希望我娘再給我生個弟

弟或妹妹，可我爹娘一看終於得了我這個姑娘，說寧可打死我四哥他們也不再生。 

瞧著熟睡的謝湛，我心一軟，喚人拿著軟轎把他小心抬下山，再抬上馬車。西北

軍駐紮在滄州以北，離此處不過三十里路，但因為謝湛這尊大佛在，走到日落才

回去。 

中途謝湛醒過來一次，掀開車簾眼神帶著些剛睡醒的直愣看著我道：「戰百郎，

我不是在床榻上，怎麼在車裡？」 

我：「……」您還真記住這個名號了。 

身邊有年紀小的小兵撐不住往這瞅，被我一眼瞪回去了。我深呼吸，騎馬湊近了

謝湛，低聲道：「回五殿下，您夢遊，嘀咕著說床榻太硬，就像隻魚兒自己游上

了馬車。」 

「我怎麼不知道我有夢遊之症？」 

我真誠微笑道：「但凡病人都想不承認自己有病症，五殿下不必憂心，這很正常。」 

謝湛偏緋紅的唇角輕輕彎起個弧度，似是清明了稍許，深深看了我一眼放下了車

簾。 

我若是承認是我背他下床的，估計我的名號就要變成戰千郎了，嗯…… 

一路無話回到軍營，我叫來軍中的糧官，讓他拿著一半銀票先到附近城鎮買上兩

個月的糧食，「再買些肉，苦了半個月，讓弟兄們開開葷。」 

無仗可打，營中整日就是鍛兵操練，除了錢外沒什麼可愁的。我一日一夜沒睡，

現下實在熬不住，對著謝湛客套兩句直接鑽回營帳，把自己摔在床上。 

這一覺睡得極沉，最後是被外面的唱歌聲吵醒，每逢置辦完糧草，營中都會搞個

熱熱鬧鬧的篝火會，邊境本就無聊，找點兒樂子有益身心健康。 



我搖了搖發脹的腦袋，套上鞋就往外走，剛走了幾步我打著哈欠的動作一頓。營

帳中只燃了一根蠟燭，光有些暗，躲個人真還看不出來呢！ 

我心下冷笑一聲，再走一步，腳突然一偏，橫著直接踹向西南角，只不過還沒踹

到實處就被抓住腳踝，隨後猛地往上抬，幾乎要貼到我臉上，橫著大劈叉。 

自暗處那人走出來，我金雞獨立只能往後蹦，像是小時候養的兔子一樣可憐巴巴，

我淚流滿面道：「四哥，謀殺親妹妹是要被娘寫進話本子，供她們中老年手帕交

傳閱觀看的。」 

腳踝上握著的手鬆了鬆，我的身體也跟著一鬆，隨後他突然逼近，一把把我按到

牆上，手臂也隨著撐過來，「哦呀呀，敢威脅本熱血少年？威脅我的人還能喘氣

的，這個世間不存在！」 

這話和我對王大說的如出一轍，是我親哥沒錯了。 

「沈將軍。」這時營帳外有人出聲，我立馬推了推沈及的爪子，「別鬧了，五殿

下過來了。」 

「管他一二三四五，誰阻撓我們兄妹相親相愛，我就撓得他腦袋開花。」 

和我四哥講道理，是一件比給豬上課還要麻煩的事情。 

「沈將軍，我進來了。」話音落下，營帳的簾子被掀起來，迎著外面的月光，謝

湛的表情顯得不是那麼舒展。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沈及，最後視線落在我腦袋

上的腳，「沈將軍，這是在練雜耍？」 

我：「……」 

沈及玩夠了終於把我放開，我將腿放下來，忍住想手刃親哥的情緒，開口介紹道：

「這位是皇上派來的監軍五皇子，這是我四哥沈及。」 

沈及拱手行了個禮道：「見過五殿下。」 

謝湛微微頷首，「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禮。」 

他這話說得倒是不假，我四哥三年前就被指婚，迎娶的是當今皇上最小的女兒惠

安公主，雖說至今還沒成婚，但按照關係，我四哥也算是謝湛的妹夫了。 

「外面已經開始喝酒了，沈將軍和沈大人也趕快去吧！」謝湛說罷轉身先行。 

我也跟著要走，手腕被沈及抓住，他看著坐在普通士兵間與民同樂的謝湛問道：

「你覺得五殿下這人怎麼樣？」 

我含糊道：「還行，人倒是好相處，別的還不瞭解。」 

說起來這是謝湛來西北之後營中的第一場篝火會，他就那麼席地而坐，跟著眾將

士一起吃肉唱歌，倒是一點兒也沒有皇子的架子，長得好看的人，凶殘地啃羊腿

肉也是好看的。 

我多看了兩眼這才拉著沈及到安靜點兒的地方說話，「今兒才十九，你怎麼就過

來了？」自我來西北之後，第一年每半年我四哥來看我一次，第二年每三個月來

一次，到了第三個年頭就幾乎每個月的月底都來，看得我煩的都要棄美愛醜了。 

「長安城不消停得很，我一個熱血少年留在那兒很容易動手砍人，還是出來浪一

浪的好。」沈及灌了口酒，桃花眼眼尾翹著，「皇上已近古稀之年，最近連床都

起不來，很可能見不到明年這個時候的太陽了。」 



當今皇上膝下孩子不少，活下來並且平安長大的卻只有六子三女。但凡皇帝活得

長，就會有一個隱藏的弊端，就是皇子年紀也不小，經過積年勢力在朝中盤根錯

節，到時候奪嫡就會異常激烈，話本裡都是這麼說的。 

「話說回來，五皇子雖說沒什麼可能即位，但在這麼緊張的局勢中皇上貶他到西

北來倒也不失為一個保全他的好路子。」我又喝了一口酒，問道：「五皇子是犯

了什麼事兒？」 

「倒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五皇子身邊伺候的一個太監自盡而亡，死前曾留遺言說

主子苛責他。皇上一直不太待見五皇子，再加上其他一些事，就直接把他貶到西

北了。」沈及目光幽幽地看著不遠處的謝湛，雙眼倏地睜大，「謝湛喝酒了！」 

他將酒碗一扔，風一般跑了過去，為免他作妖，我也趕緊跟過去。 

沈及一把奪過謝湛的酒碗，謝湛猛地抬頭，藍汪汪的眼底像是蘊了水霧似的，輕

咬著唇哀怨地瞪著沈及，「你幹麼搶我的碗！」 

這一說話不要緊，嚇得我雞皮疙瘩從腳心一直往上竄。謝湛平日雖有時候說些奇

奇怪怪的話，大多數都挺正常的，可當下這有些撒嬌的軟趴趴的話，這委屈得不

要不要的神情，我腦子裡只冒出一個念頭：可愛！搶走搶走！ 

「快快快，把五殿下扶回去睡覺。」沈及招呼著人架著謝湛就要走。 

我不解，「怎麼了這是？」 

「公主和我說過，五殿下酒品很可怕，只要碰了酒就……」 

「放開我！」一聲軟糯的喊聲響起，謝湛掙開左右，幾步小跑回來，他臉上帶著

紅暈，眼睛亮晶晶，雀躍地道：「沈將軍，我們玩捉迷藏吧！」 

我：「……」 

沈及：「……」 

「我來捉你們藏，誰輸了就罰誰吃一杯鹽怎麼樣？」 

我：「……」 

沈及：「……」 

「好咧，開始！」 

我：「……」 

沈及：「……」 

別人喝酒變性情，謝湛喝酒變屬性，還沒等我們有所回應他捂著眼已經開始數數

了，我和沈及面面相覷，眼神交流了幾個來回後，我將骨節捏得嘎巴作響，拍了

拍謝湛的肩膀道：「五殿下，末將有個更好的玩法。」 

謝湛果然來了精神，移開手看我，我手指向東邊，訝異驚呼，「看！你爹！」 

他循聲看過去，我一個手刀劈在他脖頸後，再蹲著一接，避免他和大地親密接觸。 

眾將士目瞪口呆，我沉著眉眼道：「若明日五殿下問是怎麼倒下的，你們該怎麼

說？」 

「喝醉喝醉，在粗糙的草地上喝醉！」 

沈及翹起大拇指，「治理有方嘛『戰百郎』，我來的時候路過北義縣聽到這個名號，

妳哥聽了想誇妳。」 



我腳下一歪，直接壓在謝湛身上，昏睡的他發出「嗯」的一聲，搞得我臉都紅了。 

戰百郎……戰你二大爺的！ 

 

 

沈及來得匆匆，走得也匆匆，等謝湛被拖回去睡著之後，他扔下帶來的東西就跑

了。 

「沒想到這地方也不比長安城好過到哪兒去，天下容不得我一個熱血少年啊！」 

這麼多年了我內心已經毫無波動，甚至可以笑出聲。不過笑完我還是有些心疼我

四哥，如今長安城明爭暗鬥奪嫡，若是哪個皇子能把沈家拉過去自然有更多的勝

算。 

雖說在我娘的管制下，沈家在長安城沒有依附任何一個皇子，但長年累月婉拒好

意還不招來殺意，保我沈家在新帝即位後不受多大影響，這個度就很難衡量了。 

沈及除了給我帶來一箱子當下長安城最風靡的話本子外，又扔下厚厚一個信封，

大晚上的我丁點兒睡意沒有，可能喝的是假酒，到帳外把火把杵在一旁，把信封

拆開，信的開頭是我爹照例的一句：爹已經聽聞我女治軍有方，不愧是我沈家的

好女兒！ 

下面是我娘回懟的兩句：別聽妳爹胡扯！他今日皮略緊，欠鬆。 

然後接上三頁紙的噓寒問暖，再然後是除了沈及之外我其餘六個哥哥寫的內容，

可能是因為篇幅實在有限，輪到我七哥的時候他就點了個墨點。 

一封信就著一壺酒，看得我心裡暖洋洋的，暖得就算謝湛醒來之後找我碴，我也

能不怕。 

說起來每當看見謝湛，雖然表面上很淡定，但我其實是有點慌的，兩個月前我帶

著人去李四的山頭剿匪，過程很簡單，結局很美好，順帶發現個美貌的小瑰寶。 

李四這個天殺的，竟然綁票了五六個滄州城裡怡紅院的美貌小姊姊，我這個人最

看不得好看的人受苦，把她們放出來不要她們報酬，還請她們喝酒。 

幾個小姊姊扭腰提胯，風姿搖曳地走出去後，這柴房裡還剩個人，不看不知道，

一看心狂跳，我的天，這世上還有長成這個樣子的小姑娘？ 

捲捲毛，藍眼睛，和玩偶一樣看得人心發癢，我星星眼湊過去，「這位妹妹也一

起出去喝酒吧，喝完我親自送妳回家。」 

她定定地看著我，眼中有一閃而過的詫異，沒有搭理我的討好，沉默著走了出去，

沒看出來還是個冷豔掛的……而且長得還挺高。 

山頂支了張桌子，我去的時候眼見著幾個小姊姊擠在一起，那藍眼小姑娘一個人

坐在了另一邊，我眼睛一亮，美滋滋坐在她身邊。 

長著一雙狐狸眼的小姊姊喊道：「這人長得這麼妖異，將軍還是離得遠一些得好。」 

我的天，我看妳就是嫉妒人家比妳好看才針對人家吧！ 

我心裡想著，面上還是端著我大將軍的嚴肅認真臉，「看人怎麼能光看人外表呢，

一點兒內涵都沒有。本將軍就覺得她滿好的，一看就乖巧可愛。」說完這句我就

覺得身旁人看我的眼神，灼熱得像是能把我的臉燒出個洞。 



我親熱地拉著她的手，她僵著手想掙開被我更熱情地拉住，「別怕，大家以後都

是姊妹，來，為我們的姊妹情誼乾一杯。」 

酒還沒喝上，李常就一路深情呼喚地跑了過來，「將軍，在柴房外發現樣東西，

瞧著貴重得很。」 

是塊玉佩，上好的羊脂白玉，中間雕了個「五」字。 

「五皇子到了？」我霍地站起，「不是說還得半個月才來，這玉佩怎麼會在這兒？

不會半路被搶了吧，皇子的護衛還這麼弱的嗎？」 

「沒被搶，是方才掉的。」有些粗糲的男聲開口，就在我的左側，我一臉懵地看

著那小姑娘，她將手從我的手裡抽出來，接過玉佩很是熟稔地戴在腰間。 

「初次得見，沈將軍果然如傳聞那般放蕩不羈，本皇子也算是開了眼，也不枉費

我特意想辦法被抓混了進來。」 

她，哦不，應該是他，挑著眉頭看著我，我後知後覺發現我不僅認錯了人，還認

錯了性別，「撲通」一聲跪下，「五殿下，這都是誤會，誤會啊！」 

「那妳剛才誇我可愛，摸我手也是誤會？」 

我吞了吞口水，「不、不是。」 

他卻一下笑了，笑得春風滿面，左側臉頰還有個淺淺的酒窩，「多謝沈將軍對我

顏值的肯定，這對我很重要。」 

畢竟得罪了人，天知道謝湛這話到底是真心的還是故意放出的煙霧彈，我表面祥

和內心炸鍋地過了兩個月，然後又一手刀揍暈了他……老天爺看了都想掉淚。 

之後我又戰戰兢兢地過了十幾天，看謝湛並沒有問那個晚上的事情，這才放心。

也是，他自己什麼酒量自己心裡沒點兒數？他應該比較擔心好嗎！ 

除了這個，我時不時就會想起我四哥之前說的話，就總想找機會問問謝湛，他真

的虐待了那個自盡的小太監？若是真的受苦，謝湛又不得寵，小太監大可直接找

門路告發，何苦賠上一條命？ 

我雖和謝湛接觸不久，但也覺得他並非這樣的人，只是話在舌尖轉了幾回還是沒

說出口。 

 


